
第三夜　三貂海灣 
征服者的海灣 

　　「你摸過海膽嗎？」 

　　海鮮店的老闆望著我，笑容可掬。沒想到會被搭話，我驚訝地搖頭，她從

⽩⾊塑膠桶裡拿出兩顆海膽，透明無⾊的海⽔隨著海膽滴入我掌⼼，意外地

燙。坦⽩說，那次體驗有點嚇⼈——雖然除了證明我這個都市⼈多粗鄙無知

外，也沒別的了。總之，我揣著海膽，⼼裡浮現的第⼀個念頭是：海膽果然是

⽣物。 

　　這不是廢話？各位讀者或許也覺得可笑吧。但光看照片，海膽那硬邦邦的

外殼、過長的棘刺，不覺得跟陸上⽣物差太多？就算理智上明⽩，海膽在我⼼

裡更接近無機物，直到䋿際接觸，看它以⽑⽑蟲前進般的速度挪動棘刺，搞不

懂是想逃跑還是掙扎，我才不得不承認那是「活的」。同時，對接下來就要剖

開它，⼤快朵頤其⽣殖腺這件事，與其說興奮，更有種略帶苦鹹的不安。 

　　果然我是都市⼈吧！被分⼯社會馴化的我，已經習慣將食材與⽣命分開看

待。也不是無知，只是從意識深處隔絕、抹除了徒勞的憐憫，也扼殺⾝為食⾁

者的覺悟；要說是為了精神衛⽣也⾏，但過度無菌的結果，就是缺乏免疫。 

　　⽽這裡，並沒有那種⼈造的⼼理隔離。 

＊ 

　　這些事，發⽣在離基隆⼀⼩時⾞程，⼀個叫「⾺崗」的⼩漁村。此地位於

臺灣極東點的海岬附近，有著「臺灣最東邊的咖啡館」，是徒步就能走完，居

⺠或許不滿百⼈的海⾓聚落。聽說村裡仍有⼈以海女為業——她們不靠⽔肺，

只帶著簡易⼯具潛入海中採集⽯花菜、海膽、龍蝦等⽣物，是即使危險，也將

⽣命投向洶湧暗流的考驗，獲取戰利品的勇者。 

　　這種⽔底下的技藝，是⽇本時代引進，⽽非漢⼈傳統。即使⽇本政權早已

離開，但無論好壞，時代痕跡沒這麼容易被根除。我想起「琉球漁⺠慰靈碑」

碑⽂，這種挑戰⼤海的堅毅態度，是否也是琉球⼈帶來的呢？無論如何，這裡



很親近海，能感到⼤海不只是機械性的漲退潮，還有某種精神性，那種神秘越

過海岸線，淹沒村落，與整個⾺崗共存。前⾯提到的海鮮店，⼩到甚⾄擺不下

⽔族箱，但也沒有必要，因為⼤海就是⽔族箱，何必養在店裡？客⼈點什麼海

鮮，去抓就有了。光我在店裡⽤餐這段時間，老闆就帶回了兩批海產。 

　　就是這樣與海共存的⽣活，讓他們擁有都市⼈缺乏的事物。 

　　漁村東側有幾間⽯頭厝，據說清國時代就佇立在那，它們由深灰⾊⽯頭砌

成，⽔泥雖⿔裂，圍牆也斑駁破碎，但意外地厚᯿結䋿；聽說這些房⼦是努⼒

從開發浪潮下保住的，⽽且命運未決。原地主未與居⺠商議，就將⼟地買給開

發商，開發商要求居⺠拆屋還地——真是膩到⽣厭的戲碼。我詫異的是，連這

樣邊陲的海⾓樂園，都難逃開發的追緝？逃得過颱風，也沒遭海風侵坍，要是

最後摧毀這些百年古厝的不是⾃然，⽽是⼈類社會的ᰀ蠻遊戲，那⼈們該如何

守護⾃⼰珍視的事物，或許會成為這個時代的⼤問題吧。 

　　海的對⾯有條步道，可通往海岬上⽅，循路⽽上，在三⼗幾層樓⾼的岬⾓

頂端，有座燈塔。要是在漁村過夜，想必能看到燈塔發出光輝，就像漆⿊⼤海

的晨星吧！那是三貂⾓燈塔。晴空萬⾥時，⽩爍爍的塔⾝相當刺⽬，給⼈地中

海建築般的印象。不知是不是為了迎合這種印象，附近造了歐式的純⽩圓頂涼

亭，從那裡看太平洋，能遠遠看⾒巨⼤⽯⿔浮出海⾯—— 

　　那是宜蘭的象徵，⿔⼭島。 

　　不愧是極東之地，還在新北市，就已能眺望⿔⼭島。說起來，各位知道

「三貂⾓」的由來嗎？有⼀說是漢⼈移⺠到此，覺得⼭勢看來像三隻貂，因故

命名；⼜或三貂是三朝之訛誤，原意是穿過這叢⼭峻嶺要花三天時間云云⋯⋯

這種望⽂⽣義的典故，我們就⼀笑置之吧！最合理的說法，是⻄班牙⼈留下

的。在抵達基隆前，他們先到了東北⾓，並在附近上岸，將該地命名為聖地亞

哥（Santiago），久⽽久之，⼈們也忘了其源流，只剩下「三貂」這個發⾳。 

　　聖地亞哥就是耶穌的⾨徒聖雅各，⻄班牙視他為守護聖⼈。據說摩爾⼈殖

⺠⻄班牙時，聖雅各曾顯靈於戰場之上，騎著⽩⾺，⾼舉⽩旗，帶領⻄班牙⼈

殺死數千個摩爾⼈，因此有「摩爾⼈殺⼿」之稱。等⻄班牙當了殖⺠者，他們

便將這位守護聖⼈的名字帶到殖⺠地，到處留下「聖地亞哥」的印記——何等

諷刺。 



　　幾百年前的⻄班牙艦隊，應該也曾繞過⿔⼭島，出現在眼前這片海域吧！

那時岬⾓還無⼈居住，會被艦隊嚇到的，⼤概只有獼猴、松鼠、梅花鹿。 

　　三貂⾓就是「聖地亞哥岬⾓」，這應該沒錯。但被稱為「聖地亞哥」的登

陸地，或許不是岬⾓本⾝。⻄班牙⼈殖⺠美洲時，聖雅各作為「摩爾⼈殺

⼿」，其主要形象是征服者，有對抗當地原住⺠神祇的神聖⼒ᰁ；照這個理路

推想，最初被命名為聖地亞哥之處，肯定有原住⺠部落！那會在哪？現在，請

各位讀者打開地圖，找到三貂⾓，接著往⻄航⾏，像⻄班牙征服者⼀樣。沒多

久，各位就會在福隆海⽔浴場的沙洲旁，看到⼀個叫「舊社」的地⽅。 

　　我想那就是⻄班牙⼈⼝中的聖地亞哥，荷蘭⼈⼝中的聖雅各（St . 

Jago），或是漢⼈⼝中的「三貂社」—— 

　　也就是巴賽族聚落，基瓦諾灣（Kivanowan）。 

基瓦諾灣的祖廟 

　　福隆海⽔浴場位於雙溪出海⼝，也是知名的休憩地；像福隆沙雕季、貢寮

國際海洋⾳樂節等等，都在這片沙灘舉辦。那種⼈擠⼈的活動，我雖沒參加

過，卻對那片綿延不絕的濱海沙漠印象深刻；我跟妻⼦曾在那裡發現被海打上

岸，漁船⽤的巨⼤集⿂⽩熾燈。 

　　渾圓的球體⼀半埋在熱沙裡，表⾯因海風刻蝕⽽有些朦朧，但鎢絲清晰可

⾒，像⽔晶球，⼜像科幻電影場景——在全是沙漠的遙遠星球，守護智慧物種

⽤的透明圓罩。那是帶著幻想感⼜有點荒涼的海灘，當年⻄班牙⼈看到的海岸

線，是否也如此呢？ 

　　不過要追尋基瓦諾灣，與其到舊社，不如溯著海⽔浴場旁的溪流⽽上，⼀

段距離外有個叫「新社」的古老聚落。畢竟稱為舊社，就是因為巴賽⼈已離開

那裡。那麼說來，難道新社⾄今仍是巴賽族聚落⋯⋯？ 

　　這我不敢說，畢竟沒有統計數據，但那裡確䋿有珍貴的巴賽族痕跡；即使

族⼈四散，說不定仍在他們⼼中佔有⼀席之地，就是那樣的精神象徵。 



　　從福隆海⽔浴場後⽅的沙灘出發，沿著狹窄的柏油路，最初還能⾒到溪

流，很快就看不到了。⼀路上都是茂密的⽵林與樹叢，意外地不怎麼熱。除舊

社附近有比較多⺠宅，⼤多是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鄉ᰀ風光。 

　　⼤約走三⼗幾分鐘，平坦的溪流᯿新出現在左側，不遠處有座⽔泥橋，來

到橋上，能俯瞰碧綠的河流在眾⼭丘間蜿蜒，最後在看不⾒的地⽅入海，這視

ᰀ讓⼈⼼情舒暢。或許上游沒有⽔庫吧！溪⽔充沛到幾乎容不下河床。比起我

看慣的那種鵝卵⽯裸露、乾涸到讓⼈憂⼼的河道，還樣的河流或許更接近臺灣

的原貌。 

　　橋的對⾯就是新社。 

　　不是異界。沒什麼神秘的。就是普通尋常的現代村落。但⺠宅很少，我看

⾒的只有幾⼾，甚⾄不如舊社；路邊有間媽祖廟，據說曾有巴賽族婦女在海邊

採⽯花菜，發現⽊雕媽祖卡在海底岩洞，就帶回建此廟。原本族⼈也在媽祖廟

裡祭祀祖靈，但比較晚來的漢⼈漸感不滿，⼤概是覺得媽祖娘娘與異族的祖靈

擺在⼀起，不倫不類吧。修廟時，漢⼈也花了錢，可能把這當成有權決定拜哪

些神的依據，衝突的結果，就是巴賽族另找地⽅祭拜祖先，現址就在媽祖廟附

近，走路甚⾄不到⼀分鐘。 

　　那就是我前⾯提到的巴賽族精神象徵——⼭⻄祠。 

　　是的，如果各位讀者還記得⾦包⾥之夜，想必對「⼭⻄」不陌⽣吧？廟裡

紅⾊的牌位以⾦字寫著「祖曰來⾃⼭那賽，後閩⾳譯之⼭⻄也」，算是坐䋿了

之前的推測。說起來，Sanasai傳說遍及整個東海岸，就只有此地存在唯⼀的

物質結晶！那座悠遠的起源神話之島，總算也有了休息之處⋯⋯ 

　　不過該怎麼說呢？這間祠堂被᯿修過，我看到時，可被嚇到了。 

　　祠堂正⾨不是對著道路，⽽是⻄⽅，兩側的⾨有早期原住⺠繪畫的複製

品，其中⼀張令我皺眉。據我所知，那張圖出⾃⼗九世紀某個比利時⼈的作

品，雖稱為福爾摩沙原住⺠，但應該是⻄拉雅⼈，出現在巴賽⼈祖廟上，總覺

得說不過去。事䋿上，這種微妙、讓⼈不知所措的錯亂，可說散落在祠堂種種

線索間，就像靜電，看不⾒卻會引起刺痛。此處說是巴賽族祖廟，但在那種令

⼈發⿇的感覺底下，更像是某種遭打壓的怨念化⾝。 

　　在此提醒讀者，這個地⽅，或許跟各位想像的截然不同。 



＊ 

　　祠堂前⽅的對聯便帶著難以無視的情緒： 

繩⽂歷史我開基 
台灣礦業我先⾏ 

　　比起對聯，或許更接近表態，但看到「繩⽂」⼆字，總覺得不痛快；繩⽂

與臺灣無關，是⽇本史前⽂化的原住⺠。但話說回來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繩⽂

⼈雖是原住⺠，卻被亞洲⼤陸移居來的彌⽣⼈取代，最終沒落；表⾯寫「繩

⽂」，其䋿是替所有被取代的族群發出吶喊吧！橫批寫「德澤披被史上無

名」，更彰顯了冤屈與憤慨。 

　　如果只是憤慨，還不⾄於讓⼈無所適從。但祠堂內的紋飾，融合眾多原住

⺠族風格，與其說代表巴賽族，不如說混雜各種模糊的原住⺠印象。還有真假

難辯的陳列，這間祠堂已像⼩⼩的展覽間，有⽂物與解說牌，牌位底下，有塊

據稱四千年前的「巴賽族幾何⽂⽯碑」—— 

　　坦⽩說，粗糙的⽯⾯上，䋿在看不出符⽂在哪。但比起這個，我⾸先冒出

的情緒是「不服」。要主張四千年前的居⺠跟現代巴賽族有⽂化連續性，其䋿

很難，畢竟也可能原居⺠搬走了，巴賽族再搬過來。更別說那時有沒有⽂字，

⽯⾯上的是不是⽂字，這些都有不⼩的爭議。 

　　有⾯牆繪製了極寬廣的⽵筏，上⾯蓋房屋，被稱為「瓦諾⽅⾈」，⼜叫

「圭籠船屋」，這也讓我瞠⽬結舌。「瓦諾⽅⾈」語出何典，這我們暫且擱

置，然⽽圭籠就是雞籠，要說那裡有船屋？恕我孤陋寡聞，沒聽過，也很存

疑。 

　　其䋿這種船屋並非不存在。譬如飄泊在印尼海域的巴夭族，他們就是直接

在船上架屋，遮風避雨，有海上吉普賽⼈之稱。但⼗七世紀初，雞籠⼈在岸上

是有聚落的，真有造船屋的必要？ 



　　⼀百多年前建立的⼭⻄祠，肯定不是這般樣貌。這都是當代設置，反映當

代巴賽族（⾄少部分巴賽族）的想像；但這些缺乏根據的歷史究竟有何意義？

不，這甚⾄不能稱作歷史了，應該視為神話—— 

　　神話⋯⋯原來如此，是神話嗎？ 

　　想到這，與其說釋然，反倒起了些雞⽪疙瘩。 

　　或許這裡的陳列，正是᯿建「何謂巴賽族」的神話吧！容納眾多原住⺠族

元素，是因為比起追究巴賽族的史䋿⾯貌，與漢族的區隔更᯿要；⽇本時代流

傳的眾多Sanasai傳說中，有些已明顯接受漢族敘事，說是從唐⼭的⼭⻄過

來。那麼，要如何在已經降伏的記憶中奪回⾃我？在此需要新的界線。 

　　也就是說，現在的巴賽族，祈求的不是考古結論與史料，⽽是與將漢族隔

絕到「體外」，近乎排毒的精神之藥！為此，就算創造虛幻的歷史也無妨。事

䋿上，誰知道乍看荒唐的四千年幾何⽂⽯碑，幾百年後會不會成為巴賽族的聖

物？神話就是這麼打造出來的。 

　　祠堂裡有⼀整⾯牆在抗議國家暴政，說臺電的公路⼯程毀壞了冶煉遺址，

甚⾄寫著詛咒之語： 

被詛咒的聖地『鹽寮⿊⽯礁遺址』，⾃古有不可侵犯的禁忌，任何⼈有
不敬或毀損本聖地，厄運伴隨⼀⽣及滅絕之特記。 

　　這確䋿是⼀種咒語，難怪⿁氣森森。其䋿最初看這段⽂字嚇了⼀跳，這若

是事䋿，無疑是對古老⽂明的傷害；但回來查閱資料，反⽽猶豫了。與其說懷

疑或否定，不如說不同立場各執⼀詞，我的學術能⼒還不⾜以判斷。 

　　此處憤怒的對象可說是臺電，但或許也能說是對漢⼈國家。我閱讀某些原

住⺠⽂獻時，曾看到⼟地就像⾎⾁，是他們的⾝體之類的說法，雖然無法肯定

巴賽族也是如此，但這種情緒其䋿不難想像。 

　　⽣活的空間，像是⼭脈、河川、海洋、⿂群、ᰀ鹿、百合花、獵物的⽣與

死⋯⋯那些並非單純的「⾃然」，還是經驗的落腳處；就像我們肯定能說出⾃

⼰幼時在哪塊⽯頭下跌傷，造成哪個無法完全痊癒的傷⼝，或是差點在哪邊溺



死，在哪裡跟童年好友嬉戲。不只個⼈的，我們還分享了友⼈、家族、祖先的

經驗。那都是⽣命的⼀部分，要是被剝奪，就如同精神上的分屍。 

　　但對這些傳承，為何後來的居⺠能視為純粹的資源加以利⽤，甚⾄踐踏

呢？對被驅趕的⼈們來說，這形成龐⼤的疑問，並在得不到解答的同時，轉化

為沒有出⼝的怨恨，進⽽想從⾃⼰體內，將征服者驅逐出去。念及於此，再環

顧這燈光微弱的神話之廟⋯⋯ 

　　那種靜電般的感受平息下來了，卻還是難以消化。是啊，就算這裡承載的

故事全都缺乏根據，旁⼈⼜有什麼資格嗤笑？ 

　　話說回來，為何臺電閒來無事，要在巴賽族的舊領域施⼯？ 

　　理由很簡單。 

　　聖地亞哥海灣後⽅曾有眾多零散的巴賽部落，現在卻有廣⼤⼟地被規劃為

核四廠；核四廠存封後，那裡成了科技巨獸的冗贅屍骸，可巨獸曾經造成的破

壞，也已無法復原。 

征服者的海灣 

　　說起來，其䋿我⾒過核四設施。 

　　某年元旦，我突發奇想，帶著妻⼦在東北⾓旅⾏，第⼀站就是鹽寮。那是

個長滿林投樹，沙攤上岩⾓嶙峋的海灣。涓涓溪流割出河道，探出海⾯的礁⽯

被浪拍打，閃閃發光。看向右⽅，海灣盡頭是婀娜多姿的海⾓諸峰。 

　　岸上有許多創意驚⼈的沙雕，譬如愛因斯坦頂著招牌⿁臉破牆⽽出，宛如

進擊的巨⼈；那是福隆沙雕季的展⽰。我有些驚訝，本以為這些沙雕會集中在

福隆海⽔浴場，竟連鹽寮都有？但想想也不奇怪，畢竟就是同⼀片海灣。 

　　雖然是冬天，早上的海風卻不怎麼冷。漫步沙灘時，我注意到左側有道長

堤，唐突地截斷海灣；堤防⼤約四、五百公尺長，是由⽯頭砌成的，後⽅有幾

棟淺綠⾊建築，看來不像⺠居，還有巨⼤桶槽。怎會有這麼煞風景的景觀？原

本我也沒深思，但後來調查，才發現那就是核四廠專⽤港—— 

　　如果核四廠沒存封，⽤來降溫的冷卻⽔，就會由此港汲入與排出。不知不

覺間，原來我們已在那座巨⼤科技怪獸的腳底；從公路看，其䋿跟普通⼯廠差



不多，要是對核四廠在哪⼀無所知，恐怕誰也想不到裡頭囚禁了⼀頭發電怪獸

吧！說來羞愧，雖然知道核四廠在貢寮，然⽽親⾝來到這片海灣，我也後知後

覺，沒想起核電廠的事。但請容我辯解，畢竟我跟妻⼦不是為了考察核電廠⽽

來，是為了某個紀念碑。 

　　鹽寮抗⽇紀念碑，或北⽩川宮能久親王御上陸地紀念碑。就在鹽寮海濱公

園的某個⽊棧道盡頭，被⼈⼯種植的濱海植物包圍著。對比遼闊的⼤海，就算

是數公尺⾼的紀念碑，看來也有些難捨的寂寞。 

＊ 

　　其䋿鹽寮沒什麼盛⼤的抗⽇⾏動。既然如此，為何會有「抗⽇紀念碑」？

答案是，帶著⽇本殖⺠時代降落這塊⼟地的⼄未戰爭，就是以這個海灣為起點

——這裡是⽇軍最早的登陸地。 

　　⾺關條約後，臺灣被割讓給⽇本，但臺灣⼈拒絕成為⽇本⼈。 

　　這不難想像。成為某個國家的殖⺠地，被當成次等⼈，怎麼想都沒好處；

為了賦予抵抗正當性，臺灣⺠主國被趕鴨⼦上架，⽽宣布國家成立後的短短幾

天，接收臺灣的軍隊就已來到這個海灣。率軍的是北⽩川宮能久親王，⽇本皇

族。 

　　戰爭的結果，各位也知道吧？ 

　　抵抗幾個⽉，推舉出來的領導者⼤都逃亡了。畢竟家不在臺灣，無法勉強

他們為這座異域之島⽽死吧！無處可逃的居⺠只能投降，設法減少犧牲，之後

就算有零星的抵抗，也已動搖不了⼤局。 

　　在這幾個⽉間，能久親王過世了。 

　　官⽅說是病死，可臺灣鄉親不這麼想。傳說中，他是被反抗軍殺死的。誇

張地說，幾乎所有能久親王參與的戰場都流傳著這類傳說；但考ᰁ到他不可能

在不同戰場上被殺死這麼多次，其中絕⼤多數肯定是假的。 

　　這也難怪。對抵抗軍，或與他們同樣立場的老百姓來說，那是必要的吧；

為了襯托那煙火般燦爛虛幻的臺灣⺠主國，殺死親王的名譽，豈不是如同王冠



般誘⼈？只要抱著這王冠，就算薨死於王座，國家覆滅，也有種得償所願的痛

快。 

　　總督府的敘事完全不同。北⽩川宮能久親王死後，不但被當成偉⼈，還升

格成神祇，受臺灣眾多神社祭祀；其逝世之⽇就是臺灣神社例祭⽇，那是總督

府動員臺灣⼈⺠全體共同慶祝的盛⼤⽇⼦，連深⼭的原住⺠部落也不例外。換

⾔之，如果我們出⽣在⽇本時代，幾乎不可能不認識北⽩川宮能久親王；他是

殖⺠者的象徵，其傳說遍及這塊殖⺠地，有著數不盡的紀念碑——這⼀切都始

⾃他登陸這片海灣。 

　　真難以想像。這片䌀靜優美的海灣，竟曾迎來這麼多殖⺠者。⻄班牙⼈抵

達時，還只有兩艘⼤船與⼗⼆艘戎克船，總計六百⼈。⽇軍可不同了，根據⽂

獻，光登陸就分成好幾批，要容納數萬⼈的軍隊，可能直到福隆海⽔浴場都容

納不下。等軍隊紮營，準備好，恭迎能久親王上岸，已是隔天的事。 

　　穿著⿊衣的⽇本軍密密⿇⿇，像螞蟻⼀樣，沙灘堆滿了武器與補給品，海

風中瀰漫著濃稠到哀傷的肅殺之氣。這些來到異域的⼠兵，原本駐守在遼東半

島，根本沒聽過臺灣，是在命令下倉促抵達。接下來有不少⼈將會死於⽔⼟不

服，但他們⼀無所知。⾯對壯麗的南⽅海灣，他們露出的是怎樣的表情？ 

　　據說當時有⼠兵挖附近的地瓜來烤，香氣逼⼈，引起能久親王注意，還問

可不可以嚐⼀嚐。能久親王在臺灣吃的第⼀道美食居然是地瓜？還真意想不

到。但這軼事很有名，不知是不是要強調他親⺠，常被⽂獻提到。總之，作為

⽇軍最᯿要的初登陸地點，這裡當然也立了紀念碑。 

　　不，等⼀下。現在立於此處的，不是鹽寮抗⽇紀念碑嗎？怎麼會是什麼登

陸紀念碑？沒錯，對熟悉臺灣⽂化資產的朋友來說，接下來的發展肯定不意

外；就像基隆的樺⼭資紀被替換成蔣介⽯，此地的紀念碑也被替換了。 

　　不過這座抗⽇紀念碑有點⾔過其䋿。在此不引全⽂，只提⼀⼩段，這裡說

能久親王登陸後，「守軍寡不敵眾，⼩戰即退，鹽寮遂陷」，但據我所知並非

如此。當時鹽寮守軍只是開幾槍⽰威，沒交鋒就竄逃了。 

　　或許是不打沒把握的仗吧？我們不在現場，沒立場評斷他們，但這終究不

是值得驕傲的戰績，不好寫在抗⽇紀念碑上，或許就是如此，才誇飾為⼩戰即

退；⾄於是否合理，相信各位讀者⾃有⼼證。 



＊ 

　　——雖是題外話，或許北⽩川宮能久親王挺寂寞的。 

　　我有位藝術家朋友Ｆ，曾以能久親王為主題拍了短片策展。他說，能久親

王在戰後就被徹底遺忘；也難怪，作為殖⺠神話的象徵，臺灣跟⽇本都不願想

起他。不過，那個男⼈終究是侵略者，真有需要同情嗎？這種想法我也理解，

但反過來說，這位侵略者⼜真的是依本⼈意願擔任征臺⼤將的嗎？ 

　　各位讀者或許不知，其䋿能久親王曾被推舉為東武天皇—— 

　　不，只是傳聞⽽已，沒被歷史承認。但已知的事䋿是，他曾被捲入⽇本內

戰，被北⽅陣營推為盟主；那個臨時政府為了宣揚⾃⾝的正當性，將他立為天

皇也不奇怪。但北⽅陣營落敗後，他就被明治政府軟禁，甚⾄⼀度被剝奪親王

⾝份。雖然這⼀切可能都無關他的意願，包括擔任盟主，畢竟在那個時代，很

容易被時代的浪潮沖走。但對明治政府，能久親王就算不憎恨，想必也抱著極

為複雜的⼼情。 

　　後來能久親王出國求學，發⽣了⼀些讓明治政府不滿的事，再度被召回

國，成為軍⼈。就算是「皇叔」，明治天皇究竟是怎麼看待這位曾經的政敵

呢？從陰謀論的⾓度，他被派遣到臺灣，除了「皇族登陸臺灣」的象徵意義，

不也是倘若戰死最沒有損失的皇族嗎⋯⋯？ 

　　老䋿說，全都沒根據。我對⽇本史⼀知半解，這話各位聽聽就好。不過要

是歷史有了變化，那場內戰最後是能久親王，不，是東武天皇獲勝，⾄少他不

可能被派遣到異域，最後死在那裡吧！為了調查能久親王對明治政府抱持什麼

情感，我看了⼀些資料，但或許是能⼒不⾜，幾乎沒找到他本⼈說過的任何⼀

句話——那些能表現個性的話語，要不是沒留在歷史上，要不就是沒⼈在乎。 

　　這位被殖⺠政權捧為神祇，戰敗後⼜遭遺忘的親王，如果他在歷史留下的

痕跡其䋿不能反映本⼈意志，那當他在異域的病塌上回顧⾃⼰⼀⽣時，究竟會

想些什麼呢？ 

　　不過所謂神話，⼤抵如此。神話⼈物承載的是族群的希望與ᰀ⼼，⾄於個

⼈想法，就是那麼地微不⾜道。 



＊ 

　　鹽寮海灘北⽅不遠處，有個叫「澳底」的⼩鎮。離開紀念碑後，我與妻⼦

在那裡的海產店吃飯，並被這裡海產的鮮活給嚇到。 

　　當時點的是龍蝦⼆吃，盤⼦端上來，剛剝下的蝦殼完整置於刺⾝旁，仔細

看，眼珠與幾隻腳居然還在動——太新鮮，不，太駭⼈了！牠無疑已經死了，

那些顫動不過是神經反射，但還是驚壞了都市⼈；店家裝了杯混米酒的龍蝦⾎

給我們，說是證明新鮮，因為龍蝦⾎放久會稠，最後也確䋿變成果凍狀，隱隱

發出藍⾊螢光。我嚐了⼀⼝，難以接受。 

　　在這滿街海產店的⼩鎮裡，也藏有⼀個歷史遺物。 

　　海產店附近有條⼩巷⼦，轉幾個彎來到河邊，路旁荒煙蔓草，有座不起眼

的墓，別看它不氣派，墓的主⼈可說是赫赫有名：吳沙，那個帶漢⼈開墾噶瑪

蘭，徹底改變宜蘭歷史的男⼦。 

　　墓碑上刻有「開蘭」兩字，像堂皇的冠冕。 

　　各位讀者可能覺得奇怪，作為開蘭先鋒，吳沙的墓怎會在此？其䋿早在開

蘭前，吳沙就已在三貂社住了⼆⼗年，埋葬於此也是他的遺願。不過，吳沙的

開蘭事蹟暫且擱置吧，畢竟還有好幾個夜晚，總會提到他。 

　　先聊聊⼀則傳說。記得在某篇⽂章看過，現在想不起來了，也不保證沒記

錯，但基瓦諾灣部落似乎流傳著⼀個禁忌：族⼈不得與姓吳的⼈成親。 

　　為什麼？原來巴賽⼈之所以離開舊社，就是被姓吳的漢⼈趕走的，⽽且當

時肯定有械⾾殺傷，才成為世仇，⼦孫⾎脈永世不得與吳家結緣。既然姓吳，

相信讀者也⾃然⽽然聯想到了某⼈。那麼請各位猜看看，姓吳的漢⼈就是吳沙

嗎？ 

　　在鄉⾥傳說間，似乎確是如此。 

　　舊社有間昭慧廟，是漢族移⺠所建，沿⾰碑⽂寫著「漳籍移⺠隨吳沙等⼈

拓墾此地」、「常與該族發⽣衝突械鬪」等語，如果這是史䋿，那趕走巴賽族

的族群，就確與吳沙有關。 

　　但這真的就是史䋿嗎？ 



　　據考察，移墾舊社的吳⽒來⾃梅州，且䋿際開拓時，吳沙已然過世，說他

們是吳沙帶來的恐怕太過誇⼤。說起來，為何清國最初會注意到三貂灣有個吳

沙呢？原來平定林爽⽂之亂後，清國擔⼼其殘黨逃到後⼭，難以殲滅，後經官

員調查，說三貂是淡⽔通往後⼭的樞紐，那裡的吳沙「⺠番素信」，可請他幫

忙防堵。 

　　如果那位官員所⾔非虛，就表⽰吳沙在巴賽⼈間也有聲望，⾄少不是敵

⼈。說到此，或許已可證明舊社的恩怨與吳沙無關。那碑⽂為何如此記載？傳

說就是這樣，當同⼀個故事輾轉傳了好幾遍，複雜的元素就會被過濾、淘汰。

但吳沙享有盛名，⾃然更容易在時間的淘洗下留存下來。 

　　話說回來—— 

　　在那個清國還不暸解「後⼭」的時代，為何吳沙就已定居三貂？ 

　　有個說法是這樣的。吳沙跟噶瑪蘭⼈做⽣意，很可能已經看上那塊肥沃的

⼟地；三貂只是開蘭據點，他真正的ᰀ⼼，位於三貂⾓延伸出來的雪⼭群峰後

⽅。 

　　這是後⾒之明嗎？有可能。畢竟他是開蘭先鋒，這樣的詮釋不算是無中⽣

有。況且他確䋿掌控了經三貂⾓前往宜蘭的道路。為何官員說吳沙能協助防堵

林爽⽂殘黨逃往後⼭？不只是聲望，更᯿要的是吳沙家族在遠望坑等入蘭要道

設隘⼝，向⾏⼈收取費⽤，保護他們前往噶瑪蘭；有這種䋿⼒與準備，要說是

基於ᰀ⼼也不意外。 

　　兩百多年前，還沒有這麼多房⼦時，吳沙是否曾眺望東⽅群峰，夢想著後

⽅美麗的平原呢？那名四、五⼗歲的男⼦已⾒過噶瑪蘭⼈，⾒過那廣⼤平原，

恐怕，也知道後⽅的後⽅還有更多未踏之地吧！他怎麼思索漢⼈與噶瑪蘭⼈的

共存，不是這⼀夜的主題，但考慮後來宜蘭的變化，甚⾄還有被迫離開宜蘭平

原的噶瑪蘭⼈—— 

　　要是有⼈將吳沙視為征服者，⼤概也不奇怪。 

雄鎮蠻煙 



　　古早從淡北到宜蘭，當然沒有現在那麼⽅⾯的雪⼭隧道。但要說徹底隔

絕，也非如此。譬如，巴賽⼈就深諳三貂海灣到噶瑪蘭的航線，只是這條航線

受季風影響，有其限制。⾄於陸路，可以在還沒修路的時代走進密林，披荊斬

棘，穿過雪⼭群峰。後者遺留⾄今的深⼭⼩路，就是所謂的「淡蘭古道」。 

　　古道不只⼀條，由於時代變遷，多半也只剩部分路段，有些甚⾄湮沒。據

說吳沙經商、開墾噶瑪蘭，走的是嶐嶐嶺古道，但我接下來不會追隨吳沙的⾜

跡，⽽是走另⼀條路：草嶺古道。 

　　為什麼？雖然真正的理由是嶐嶐嶺古道頗崎嶇難⾏，⼈煙罕⾄，在未確定

這段⼭路難度的情況下，我沒勇氣輕易挑戰。但若要找個堂⽽皇之的藉⼝，以

下說法應該還算合理：草嶺古道才是清代官⽅的「入蘭正道」，即使在⽇本時

代，也是知名的登⼭步道。要⾒證歷史，這條路當然有更多痕跡。 

　　不是信⼝雌黃，這條路上是真有好幾處古蹟。 

＊ 

　　前往草嶺古道的路比我想的長。走出福隆⾞站時，我還以為很好抵達，畢

竟附近就有指標；但到了遊客中⼼，櫃檯的⼩姐聽我的⽬的地，⾯露難⾊：

「你走過去很辛苦喔，⼤概要走⼀個⼩時。」 

　　啊？我怔住，接著才⽤網路地圖估算距離，哎呀，真是如此！⽽且剛錯過

⼀班公⾞，下⼀班要很久。對如此侷促的我，⼩姐親切地問要不要幫忙叫計程

⾞？我同意了，並問了句「請問搭計程⾞去，我來得及在太陽下⼭前走完古道

嗎？」 

　　結果⼜害她⾯有難⾊。 

　　請看啊請看，各位讀者，您眼前的這位旅⼈到底有多莽撞、多不⽤⼼安排

⾏程，應該是不⽤多說了。幸好我沒天真地挑戰嶐嶐嶺古道，不然天曉得多狼

狽！ 

　　草嶺古道不愧是熱⾨古道，走起來算輕鬆，遊客也不少，不怕出事。計程

⾞沒辦法載客到登⼭⼝，因為有⼀座⼩橋，⾞⼦不便過去。但下⾞後，登⼭⼝



也不遠了。從那裡走約四⼗分鐘，就能抵達第⼀個古蹟——寫著「雄鎮蠻煙」

的巨⽯。 

　　到底是誰會在這樣的深⼭巨⽯留下墨跡？我不禁暗忖。 

　　現在巨⽯旁有修築的平臺，可供⼈接近，但在清國時代，或許沒有道路，

都是荒煙蔓草吧！⽯頭⾼兩層樓，有⼀⾯特別平坦，上⾯⽤漂亮的⾏楷陰刻了

「雄鎮蠻煙」四個⼤字，落款是「欽命提督軍⾨鎮守台澎掛印，總兵斐凌阿巴

圖魯劉明燈書」。 

　　斐凌阿巴圖魯是清國封號，具體意思我也不清楚，就不勉強解釋。值得⼀

提的是，那年是同治六年，正好發⽣羅妹號事件；⼀艘美國船隻在恆春遇難，

船員被原住⺠殺害，美國派外交官來臺處理，劉明燈奉命協助，安排外交官與

原住⺠領袖⾒⾯，最後雙⽅簽訂條約，希望避免悲劇再度發⽣——寫下「雄鎮

蠻煙」四字的時間點，就在那件事後不久。 

　　關於此⽯，⺠間有這樣的故事。劉明燈北巡噶瑪蘭時，經過這條古道，突

然濃霧四起，轉眼間吞沒群⼭，連路都看不到；這位總兵認為霧氣是⼭裡魔魅

所致，為了驅散濃霧，就寫下這四字鎮壓。 

　　不知各位讀者怎麼看待這個傳說？在我看來，都快迷失霧中了，還能找到

這麼適合的⼤⽯，磨墨書寫，鑿⽯刻字，這等閒情逸致，不怎麼䋿際吧。這片

⼭林或許常有濃霧，對往來淡蘭的商旅來說，確䋿也可能聯想到精怪，但鎮壓

魔魅云云，⼤概是附會。 

　　比起厭勝之法，「雄鎮蠻煙」⼤可就字⾯解釋。「蠻」是待開墾的蠻荒，

或南⽅蠻族，既然要「鎮」，八成是後者吧？當時噶瑪蘭已納入清國版圖好幾

⼗年，此地⼜是通往噶瑪蘭的要道，那這四個字，或許可看成劉明燈對統御異

族的總結或期許。 

　　——要是沒有吳沙，或許漢⼈還是會闖進噶瑪蘭吧。噶瑪蘭廳或許早晚都

會設置，但可能會延宕很久，甚⾄誇張點，可能遲⾄⽇本時代，才由⽇本⼈攻

打下來，設⾏政區。劉明燈能在當時悠閒地寫下這四個字，正是吳沙造成的結

果；這塊巨⽯無疑是開蘭史的⾒證。 

＊ 



　　除了「雄鎮蠻煙」，劉明燈還留下了別的⾜跡。此前⼤概再走三⼗分鐘，

視ᰀ豁然開朗，原本遮蔽其上的林蔭，不知何時消失了，⼭勢不再⾼聳，更多

是和緩的坡地與滿⼭芒草。草嶺之名，就是因為這片茫茫無邊際的芒草原上，

居然⼀棵樹都沒有。 

　　若是芒草花開的季節，恐怕會讓⼈⼤開眼界，即使不是，這段⼭路也美麗

⽽開闊。原本古道⽯階還有些難走，但到了草嶺，坡度趨緩，走起來⼗分輕鬆

愉快。路旁有塊巨⽯，⽯頭本⾝雖不及「雄鎮蠻煙」⾼⼤，⽯⾯的⽂字卻更張

揚、醒⽬，那就是赫赫有名的「虎字碑」。眾多遊客競相與之合照，我排隊排

了好⼀陣⼦，才得以接近。 

　　此碑同樣是劉明燈所寫，雖沒特別去ᰁ，但那個「虎」字恐怕比成年男性

的軀幹還巨⼤！為何有此碑呢？傳說草嶺有妖怪，能製造⼤風，⾏⼈的傘往往

被吹破，以致滿地傘架，無⼈收拾。劉明燈為對付此妖，參考《易經》「雲從

龍，風從虎」之說，在此寫了「虎」，以號令狂風停息——沒錯，⼜是厭勝之

法。 

　　這傳說比「雄鎮蠻煙」合理，但老䋿說，劉明燈顯然不是厭勝專家。我後

來⼜來了幾次草嶺，某次風⼤到走路都站不穩，空氣像被逼緊般，發出哨⼦般

的聲響，沒幾分鐘我就頭痛欲裂，得將外套蓋在頭上充當帽⼦才好轉——虎字

碑根本拿那個妖怪沒轍！ 

　　其䋿草嶺外，劉明燈在別處也留了虎字碑，因此鎮壓風魔之說，⼤概仍是

附會。但他為何這麼偏愛「虎」字？雖然只是揣測，但或許跟他家鄉的信仰有

關；劉明燈不是漢⼈，相傳其族裔有位古老先祖，死後化作⽩虎守護他們，因

此⽩虎被視為神靈，甚⾄是⽣活中常⾒的圖騰。對這位總兵來說，或許「虎」

字真能驅邪，甚⾄是帶來幸運的祝禱，但跟什麼「雲從龍、風從虎」無關。 

　　現在碑上除了虎字，還刻有甲骨⽂，這引發了⼀件趣事：有⼈因此主張臺

灣有上古⽂明，虎字碑即是物證。真的嗎？其䋿這類超⾃然、古⽂明之類的觀

點，我通常不以為然，因為多半沒有別的考古證據⽀持，只是否證太費⼒⽽

已。但說來幸運，這例⼦剛好不難解決，⽇本時代曾有⼈拍了虎字碑的照片，

只要翻出照片，就知道此說不⾜為信——碑⾯很乾淨，根本沒有這些字。 



　　但新的問題來了。這些字是哪來的？為何要寫？為了解開謎團，有⼈把甲

骨⽂解讀出來，如下： 

登此嵯峨西望我鄉哀哉我鄉⾚炎為禍 

　　⾚炎——即以⾚紅為代表⾊的共產黨。真相很明顯了，這些字很可能出⾃

隨國⺠政府撤退來臺的某⼈之⼿筆，別說幾千年，根本就是近代產物！坦⽩

說，古⽂明還比較有趣，看著這些字，我⼼情有些憤懣。 

　　因為這段⽂字有嚴᯿的錯謬。 

　　「登此嵯峨⻄望我鄉」，這話在臺灣⻄岸說沒問題，但草嶺古道已靠近臺

灣極東點，再往前的海，是東⽅的太平洋，就算登上最⾼峰⻄望，也會被⼤屯

火⼭群遮擋視線。因此望鄉並非現䋿，也無法䋿現，只是某種沉溺的⾃憐。 

　　其䋿我懂，畢竟我也是中⽂系出⾝。 

　　不知各位是否曉得？⽂⾔⽂或古典漢⽂學的濃烈幻想性，在這個時代其䋿

是抗拒現䋿的。或許有讀者不覺得，但要是古典漢詩詞裡出現現代詞彙，如汽

⾞、電腦，不會有美感上的反彈嗎？雖然也有作者努⼒融入當代，但剛剛的直

覺不容忽視；它直指古典漢詩⽂的美學核⼼——拒絕新事物，只是複製、召

喚、᯿述已逝時代的美感⽽已。 

　　我不是否定喔，事䋿上我能理解，也能欣賞。但這種美就算芬芳，也是沒

有⽣命與未來的腐朽之香；它抗拒這個時代，不仰賴現䋿也能⽣效，甚⾄將已

逝時代的殘香錯認為現䋿。就像夏夜驚醒，總是有這麼⼀瞬間，搞不清剛剛所

⾒究竟是幻是真。 

　　因此就算錯謬、荒誕也無妨。只要有抒情美，美就可被視為現䋿，這就是

某⼈能信⼼滿滿在此寫下甲骨⽂的原因吧！但如此⼀來，「現䋿」何辜？ 

　　我是指，為何䋿際存在於此的⼟地，必須淪為抒情的⼯具，承載那些沒有

現䋿基礎的妄執？⽽且這樣的⽂字，還被刻在⽯上，持續流傳到後世。即使深

知修辭背後的理路，我也很難⼀笑置之。 

＊ 



　　或許，是因為神話辜負了⽣命。 

　　好像說得太離奇，不過虎字碑旁的甲骨⽂，難道不是神話的案例嗎？對⾚

炎紅禍的憤怒與指控，⼤概在反共⽂學時代燃燒得最熾烈吧！但當時作為⼝號

的反攻⼤陸云云，現在我們已知道沒有現䋿基礎，只是精神性喊話；神話就是

那樣，正如⼭⻄祠裡四千年的古⽂物、成為殖⺠地之神的能久親王，都建構在

似是⽽非的根據。我不反對這種神話喔！沒有激情就不⾜以扭曲現䋿，為了與

現䋿搏⾾⽽傷痕累累的靈魂，肯定也有美麗之處，可是⋯⋯ 

　　沒有現䋿基礎也無妨，神話⾄少該有⽣命的基礎吧？ 

　　就像巴賽族，他們失落了語⾔與⽂化，如今想᯿拾過去，其神話的基礎，

就是他們數百年間確䋿居住於這塊⼟地的事䋿。⼟地承載的記憶在時間中沉

澱，要是沒有形成傳承的⽣活經驗，理應長不出神話才對。 

　　但有種神話例外。 

　　那就是動員整個現代國家，透過教育強制推動的國家神話—— 

　　這種神話不需要⽣命。那麼終有⼀天，將會覆蓋⽣命的新芽，進⽽連⼟地

也否定吧！就像從草嶺能看到中國，這種事在神話裡說得過去，但相信這種

事，還能聽⾒那些密藏在草嶺，迴盪不絕的時代聲響嗎？ 

噶瑪蘭 

　　有著⼟地公廟的埡⼝離虎字碑不遠，⼤約只有幾分鐘路程，草嶺古道由此

開始下⾏。旁邊有條前往桃源⾕的⼩徑，看來會越過⼭頭。叉路旁是個⼆層樓

⾼的觀景台，我信步走上階梯，欄杆邊，太平洋與⿔⼭島映入眼簾。 

　　那時有片佔據半個天空的烏雲，正從天空中⼼盪開，形成米灰⾊的巨⼤弧

形。弧形正好與海岸的形狀᯿疊，讓我吃了⼀驚，因為視覺上，就宛如海岸的

倒影落到空中。那是頗為震撼的景⾊。 

　　更驚訝的是，明明在⼭上，卻聽⾒了海濤。 

　　難以置信。應該是聽錯了吧？或許那是陣陣的樹濤？然⽽毫無疑問，那是

海濤沒錯。從遙遠的海岸響起，穿過密林⽽來，如此均勻、平穩，就像海洋在



呼吸，令⼈戰慄。或許是我⾒識淺薄吧，但那是前所未有的體驗，明明離海岸

有⼀公⾥遠，濤聲卻如此清晰！ 

　　在我看來，草嶺古道的這座觀景台，或許是眺望⿔⼭島最佳的景點之⼀。

⾸先⿔形相當清晰，其他⾓度不⾒得這麼像⿔；⽽且海灣形狀很可愛，遠⽅是

有漁港的⼩鎮，「⼤⾥」。根據⽇本時代紀錄，從草嶺古道下去，沒多久就能

到⼤⾥海岸，那裡是觀看海潮的好地⽅，因為有種種奇岩怪⽯。四⽉時，⼭坡

會開滿百合，可惜我沒在正確的季節來，還沒機會檢證這份紀錄的真偽。 

　　觀景台位於新北市與宜蘭縣交界，古道下去就是宜蘭。 

　　下坡路輕鬆許多。越是往下，海濤聲就越清晰。即使海岸已完全被樹林遮

住，那種溫柔聲響也⾃每個葉隙草縫間包圍⽽來，有著難以⾔喻的神秘感。來

到中途，路旁有個盧宅遺址，根據解說牌，似乎也作為「客棧」之⽤；房旁有

豬舍，前庭可以養雞。 

　　說到客棧，我想到的都是武俠電影中的旅店，規模比這⼤多了。但仔細⼀

想，作為荒⼭客棧，這才合理吧！平常是住家，有旅客經過就讓他們休息，也

提供過夜。換⾔之，跟現在的⺠宿差不多。只能說不愧是入蘭正道，即使道路

崎嶇，往來商旅也多到有住宿需求了。 

　　現在的盧宅什麼都不剩，只剩⼀排樸素的⽯欄杆，長滿靜脈般的藤蔓。 

＊ 

　　從埡⼝走五⼗分鐘，就抵達草嶺古道的終點——⼤⾥天公廟。廟後⽅有⼀

整排碑林，從那裡看海，⿔⼭島就像浮在天公廟頂端，帶著點神仙故事⾊彩，

跟觀景台看到的⼜是不同風韻。 

　　但不得不說，遊客中⼼那位⼩姐是⾔過其䋿了。 

　　離開天公廟，天⾊才正要暗呢！如果各位讀者跟我體⼒相當，這趟路⼤概

只需兩個半到三⼩時，不算太艱難。或許是我臃腫遲鈍的樣⼦讓她擔⼼吧！或

那種毫無計畫的風格讓她看不過去，總之，她低估了我走完古道的時間。 

　　不過—— 



　　清國時代的⽣意⼈，肯定要花更多時間，畢竟沒有計程⾞送他們到登⼭

⼝。說到底，古道根本沒這麼短，有些商⼈從基隆、瑞芳等地出發，就算越過

雪⼭群峰，也要繼續深入到頭城以南，才能跟噶瑪蘭⼈做⽣意。加上攜帶貨物

會拖慢速度，連續走幾天也不意外，難怪有客棧過夜的需求。 

　　就算已設置噶瑪蘭廳，往返蘭陽恐怕還是艱鉅之⾏。 

　　現在，淡蘭古道已經放下歷史任務，成為登⼭健⾏的休閒步道。因為上個

世紀⼆〇年代，⽇本⼈挖通舊草嶺隧道，宜蘭線全線通⾞，當然就不需要這麼

⿇煩的⼭路了。 

　　天公廟對⾯，鐵路與⼤⾥海岸平⾏地延伸出去。 

　　根據⽇本時代⽂獻，這片海岸也是賞⽉勝地。⼤概是聽著濤聲，享受明⽉

吧！確䋿格外風雅。前⾯說海岸有奇岩怪⽯，那是由⼀種稱為「單⾯⼭」的地

形造成，海岸無數的岩板都依特定⾓度朝海崛起，再經海浪侵蝕，讓千層糕般

的層層結構裸露出來，確䋿堪稱奇景。 

　　然⽽天氣並不晴朗，䋿在不像能看到明⽉，我就放棄了。⽽且這個⼩村居

然連便利商店也沒有，⾄少我沒找到買酒的地⽅，但賞⽉無酒，豈不是無趣了

⼤半？加上走了幾⼩時，早就渾⾝⼤汗，濕透的衣服很可能在傍晚讓⼈著涼，

就沒在⼤⾥等到晚上。 

　　走進⼤⾥⾞站⽉台，差不多正是黃昏。天⾊暗暝，確䋿有種逢魔時刻的味

道；就連剛剛走過的群峰，都像要消失在昏暗中，只剩⽉台燈光與遠⽅傳來的

列⾞聲，轟隆轟隆⋯⋯ 

　　夜在不知不覺中降臨。 

　　區間⾞進站。我上了⾞，前往礁溪，在熱氣繚繞的溫泉鄉痛快度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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